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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一幅中国画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清明上河图》里竟然埋了“雷”

《了不起的中国画》脱胎于余辉 2020年夏
天播出的线上课程《十大古画谜案———故宫旧
藏背后的文化密码》。在课程与书中，余辉选取
了自己研究生涯中“追踪”的十个古画案例，逐
一解开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目的、绘画内容、收
藏过程等谜团。

所谓古画之谜，余辉告诉《中国科学报》，
并不是指画家在画中做了个局，暗藏了一些秘
密。而是漫长的时间冲淡了我们对当时历史背
景的认识，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因而，越是蕴
含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画作，谜团就越多。
而解开谜团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穿越”回画家
作画的时代现场，见他之所见，想他之所想。
从 1990 年到故宫博物院做书画研究起，

余辉的工作就是通过考察画中细节、查阅历史
文献等方式，无数次“穿越”回各个画家的不同
时代，去理解其画中展现的种种信息。
比如他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很多人

认为，《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宋代高度发达
的商业社会，展现了盛世繁华。但余辉十几
年来结合大量历史文献与画作相互对比、印
证，认为这幅画中隐藏着诸多令人心惊肉跳
的细节。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京师于高处砖砌

望火楼，开封有一百二十坊，每一个坊都设
有一个望火楼。但整个《清明上河图》中街道
绵延十里，却没有一座望火楼。唯一一座砖
砌高台，已经改成了凉亭供人休憩，楼下的
营房也改成了饭铺。再往前，一个官衙模样
的建筑，门口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士兵。他们
身边有两个文件箱，却躺在这里睡大觉、发

愣。在余辉看来，这些画面都展现出北宋冗
官、冗兵、冗费的现状。

画中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汴河上
停泊着许多运粮漕船，但都是没有官员和士
兵看守的私船。然而事实上，宋太祖早就立下
规矩，朝廷必须掌控京畿要地的粮食，私粮不
得入内。画上却有大量私家粮船涌入，准备囤
积居奇。

画中的拱桥更是矛盾达到高潮的地方。由
于官员没有恪尽职守，一艘大船的桅杆马上就
要撞到桥上；桥上，两边的占道经营造成了交
通拥堵，一对文官武将彼此争吵、互不相让。城
门口没有一个士兵把守，域外的骆驼商队长驱
直入，开封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在余辉看来，这些画中埋的“雷”都呈现出
北宋当时已出现的诸多社会弊病，而这些社会
问题与宋史研究者考证的宋末大臣屡屡上奏
的主题是一致的。作为宫廷画家的张择端作此
长卷，正是意在向宋徽宗谏言。

这种画谏是符合宋代的社会背景的。余辉
介绍说，北宋采取文官治国的国策，鼓励文人
谏言，立下了“不得杀言事者”的戒律，关注社
会现实和朝廷政治是宋代画家较为普遍的创
作趋向。只不过，宋徽宗显然没有从这幅画中
获得教益，他只是肯定了画家的技艺，写上题
签、盖上双龙印就将《清明上河图》转赠给外戚
向氏了。

五头牛的数字谜题

对《清明上河图》的这种解读，与我们通常
的认知似乎有所不同。但余辉说，这并不是他
自己脑洞大开的首创，而是已经持续了七八百

年的观点，只不过自己的研究印证了它。
历史上，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意图，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直在交织斗争，如明代
大太监冯保看了该图后，顿感“心思爽然”，而
元代李祁在跋文中则说该图“犹有忧勤惕厉之
意”，已经佚失的明代邵宝跋文也强调，该图的
政治作用是“触于目而警于心”，等等。

对同一幅古画的解读，有些业已形成相对
统一的意见，有些至今仍争论不休，这种情况
在美术史上并不鲜见。比如余辉在书中介绍的
《五牛图》，这幅画上并没有画家的名款，但学
界已有公认，此画出自唐代宰相画家韩滉之
手。但对于韩滉画五头牛的用意，历史上却一
直争议不断。

从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到清代的乾隆皇帝，
再到今人，都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画中的
五头牛是比喻韩滉一家几个兄弟，只有第五头
牛戴着笼头，象征兄弟中只有韩滉自己效命朝
廷，另外四个兄弟自由自在。但余辉说，据考
证，其实韩滉兄弟至少有七个，且各个在朝为
官，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在他看来，解答
这个疑问必须要深入了解韩滉的个人经历和
当时的历史背景。

韩滉在安史之乱后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
在崇道崇佛的风气下，他内心怀揣着儒家治国
的理念，支撑着这座行将倒塌的封建大厦。传
统文化中，“五”与农业有关，如五谷、五果、五
畜；从儒家思想上看，“五”与道德相关，五德即
为温良恭俭让。因此余辉认为，这幅画正是韩
滉在婉转地表达自己重农重耕重社稷的儒家
治国思想。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一
幅古画也是如此。鉴赏者的历史积累不同、欣

赏角度不同，甚至个人经历不同，都会产生不
同的意见，而这些想法让一幅幅古画有了更多
的可能性，也让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相。

揭秘只是艺术史的一部分

在余辉看来，当我们对画家的创作意图有
更多了解时，对画作的认识也会更趋于本质。
如明宣宗朱瞻基所作的《瓜鼠图》，如果只看到
了画中的苦瓜和老鼠，那是处于“看图说话”的
层面；如果知道两者都有“多子”的意象，则进
入到“看图讲知识”的层面；若将这幅画与朱瞻
基作画的具体时间和事件联系起来，就进入到
“看图揭秘”的层面了，对画作的欣赏也就更加
余味悠长。
《瓜鼠图》上有朱瞻基亲自题写的年

款———“宣德丁未（1427）御笔戏写”。余辉介绍
说，1427年是朱瞻基登基的第三年，近 30岁的
他久久无子，这意味着皇位继承权可能旁落。
而就在这一年，他的长子朱祁镇出生。除了这
幅《瓜鼠图》，朱瞻基还接连画了多幅类似题材
的画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样的解读是有历史背景的，也是有温

度的。单纯就画说画会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谈，
而通过探索古代画家作画的背景、汲取其他学
科的研究成果，则会把古画揭秘引向深入，与
其他相关的知识相链接，发现我们以往不知道
的历史事实。”余辉说。

但他同时也强调，“千万不要认为一定要
在古画中看出宫斗、看出政治，揭出其中的弥
天大案，否则就不深刻、就没有看头，绝不是这
样的”。
“揭秘只是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如对

《清明上河图》和一些‘谍画’来说，揭秘是核
心问题，但对许多古画来说并不是。有些绘画
主题非常直白，有些作者有明确阐释，这些画
作只需要一般的生活常识就可欣赏。”余辉举
例说，如元代任仁发的《二马图》，画了两匹
马，一匹肥马比喻贪官，另一匹瘦马比喻廉
臣，不用考证，跋文里就这样写的。还有很多
绘画传达的是画家的个人情感、显现出新的
绘画构思和技巧，如北宋崔白的《寒雀图》，一
改此前绘画中动物彼此孤立的状态，充分展
现了九只麻雀密切的呼应关系，是一种革命
性的突破。
“古画中的政治含义和一些隐喻，有就是

有，没有就不要生拉硬拽、牵强附会，那样只
能适得其反，走到学术研究和艺术赏析的反
面。”余辉说。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要想从古画欣赏中获
得更多的艺术享受，余辉建议多去逛逛博物
馆、多了解一些艺术史知识。而对于自己这样
的研究者，余辉说：“将学术研究通俗化并与社
会公众一起分享，是我三十余年来学术生涯的
终极目标。学术成果属于精神财富，应该成为
社会公器，为大众所有，听大众点评。”

《了不起的中国画：清宫旧藏追踪录》，余辉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年 8月出版，定价：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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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本名为《非洲短篇小
说选集》的书频频被读者和书评人
提及，原因是 2021年诺贝尔文学
奖。10月 7日，出生于坦桑尼亚的
英国非裔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
克·古尔纳获得 2021 年诺贝尔文
学奖。这位“冷门”作家的作品在国
内并无引进，仅有两篇短篇小说收
录在《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该书
2014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古尔纳是谁？不仅国内鲜有人
知道他的名字，即使在国外，古尔
纳名气也不算特别大，在诺贝尔奖
的官方推特发起的投票中，有 93%
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表示从未读
过他的作品。

古尔纳 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
尔，20世纪 60年代末作为难民来
到英国。1982年，古尔纳获得英国
肯特大学博士学位。

1985年，古尔纳开始在肯特
大学英语系任教（现已退休），主要
研究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写作，特别
关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印度。
在此期间，古尔纳发表过不少关于
当代后殖民作家及其作品的论文，
研究奈保尔、拉什迪、索因卡等作
家，主编过两卷

（《非洲文学文集》），还曾担
任英国文学刊物 （《旅行
者》）副主编。

古尔纳于 1987年开始创作，目前写有十部
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尽管斯瓦希里语是他
的母语，但英语是他的主要写作语言，难民则是
贯穿他所有作品的重要主题。他最出名的作品是
1994年的小说 （《天堂》）。这部背景设定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非殖民地的小说入围
了布克小说奖。2020年古尔纳最新出版的小说

（《来世》）是对《天堂》的延续，继续讲述
了从 20世纪初开始的非洲东部的历史。

据媒体统计，诺贝尔文学奖在其 120年的
历史中主要授予西方人。自 1901年诺贝尔奖
首次颁发以来诞生的 118位文学奖得主中，有
95人，也就是说超过 80%是欧洲人或北美人。
10月 7日宣布古尔纳获奖这一消息之前，诺贝
尔奖观察人士就曾表示，瑞典文学院可能会把
奖颁给一位来自亚洲或非洲的作家，因为瑞典
文学院曾承诺将使这个奖项更加多元化。因此
诺贝尔文学奖的去欧洲中心主义是古尔纳获
奖的重要背景。

古尔纳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不少读者表示
“再次为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心疼”，而知乎
答主宗城的观点则是，“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古
尔纳，或许比颁给米兰·昆德拉更有意义”。

宗城认为，对于一个文学奖而言，更为重
要的现实意义在于为真正具有创造力却还不
被熟知的作家，打开通往遥远土地的大门。这
不是作家的遗憾，而是中文世界的遗憾，这些
作品不仅暗含着文学的创造、语法的革新，也
有助于我们了解在遥远的国度最前沿的作家
究竟在写什么、思考什么。

这大概也是一些读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微信公众号里留言“希望早日读到
古尔纳的书”“快引进出版吧”的原因。

在古尔纳的书尚未引进到国内的空档期，
读读《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不失为一个好的选
择。据译林出版社介绍，这部出版于 2013年的
小说选集，由“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钦努阿·阿
契贝精选非洲作家作品而成。

书中的作家都是非洲作家中当之无愧的
代表，有诺贝尔奖得主纳丁·戈迪默、布克奖得
主本·奥克瑞、英联邦作家奖得主阿玛·阿塔·
艾杜和 M.G.瓦桑吉、《卫报》小说奖得主丹布

佐·马雷切拉、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得主阿西
娅·杰巴尔……古尔纳被收录的作品有两篇，
一篇叫做《博西》，另一篇叫做《囚笼》。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描绘出在非洲这片有

着众多组成元素和复杂历史的土地上，人们以怎
样的方式生活，又如何看待自身的存在和将来。

正如《非洲短篇小说选集》译者查明建所
说，读这本书，“既可了解非洲人从殖民时代到
后殖民时代的生活变化，又可看到非洲小说创
作的嬗变及其现代性发展”。 （李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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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诺奖东风，说移民文学
姻林颐

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阿卜杜勒—
拉扎克·古尔纳这位“冷门”作家？

颁奖词说：“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影响
以及文化和大陆鸿沟中难民命运的毫不妥
协和具有同情心的洞察。”选择他，体现了诺
贝尔文学奖对于移民文学的关注。

古尔纳目前是居住在英国用英语写作
的作家，还是英国肯特大学的教授，换句话
说，古尔纳是一位移民作家。2001年获奖的
V.S.奈保尔、2017年获奖的石黑一雄，都是移
民作家。

评论家张峰写的文章，叫《游走在中心
和边缘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
流散》。这个文章的标题实际上点明了移民
作家身上共同的特点———那种游走的、不安
的流散感。

如果往前追溯，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对此感受尤其鲜明。

布罗茨基有篇名文，叫《我们称之为“流
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布罗茨基说，
移位和错位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常见现象。布
罗茨基描述了自己所代表的流亡作家的处
境，他所抵达的民主向他提供了人身安全，
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流亡的现实
包含着一位流亡作家为恢复其意义、其领导
角色以及权威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和策划。

流亡的境况本身，就是把知识分子置入
了一种与文化的矛盾的关系之中。萨义德曾
经如此表述对流亡、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相互

关系的看法的矛盾性：那种把知识分子设置
为外人的模式的最好例子就是流亡的境况，
就是永远不完全适应、永远觉得外在于土著
的闲聊的、熟悉的世界的那种状态……

这种状态把移民作家悬置在那里，使得他
们不可能回到某个先前的、也许更加稳定的在
家境况。为了获得这种在家境况，我们知道，纳
博科夫几乎完全消除了早年的俄国痕迹而变
成一位相当美国味儿的作家。而另外一些作
家，比如米兰·昆德拉，定居法国，坚持捷克语
写作，同时拒绝返回自己的国家。

这些更老资格的移民作家，他们的处境
要用“流亡”来形容。到了奈保尔、石黑一雄、
古尔纳等人，“流亡”变成了“流散”，词语的
情感维度的下降，意味着这批移民作家的处
境有所改善，但他们依然游走在中心和边缘
之间，只是程度与感受有所减轻。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本届诺贝尔文学
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说:“在古
尔纳的文学世界中，一切都在变化———记
忆、名字、身份。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创作在任
何确定的意义上都无法完成，在他所有的作
品中都呈现出一种由智者的热情驱动的永
无止境的探索。”

记忆、名字、身份，几乎是所有移民作家不
断书写的主题。昆德拉形容，移民作家就像杂
技演员一般，走在两种语言之间拉紧的绳索
上，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身份。什么时候他最是
他自己？当他用自己最初所讲的语言，还是用
他的东道主的语言进行自我表达时？

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作家茱莉亚·克里
斯蒂娃表述了徘徊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撕裂
感，这种被克里斯蒂娃描绘为痛苦和异化的
感觉，用一个文化概念来解释，就是“他者”。
这个概念涉及社会身份塑造和主体地位的
关联。这个概念可以回溯到黑格尔那里。黑
格尔认为，如果没有他者的承认，人类的意
识就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就此来说，“流散”
就是全人类普遍具有的情感特征，我们每个
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故乡家园。

全球化的今天，流动在加速，移民文学
的本质，植根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
性。而现代性问题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我们
就此打住吧。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对于中国古画，你了解多少？
或许你从历史课本里见过《女史箴图》，但这幅“古代女子图鉴”是如何流落

到大英博物馆的？
你一定听说过《清明上河图》，可为什么有人认为它描绘了盛世繁华，有人

却看出了其中暗藏的社会危机？
相比之下，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对很多人来说就稍显陌生了。实际上，它是

学界公认的传世卷轴画中最早的一幅，堪称国宝。而画家为何不画四头牛、六头
牛，偏偏画了五头呢？

在新书《了不起的中国画：清宫旧藏追踪录》（以下简称《了不起的中国画》）
中，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对这些问题一一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在揭秘古画
谜团的同时，他更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如何读懂、欣赏中国画。

﹃
我
为
杨
振
宁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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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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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年，在北京我

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
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
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
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
定。两小时后，面对塑就的
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
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
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
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
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
的东西，是静止的，可是一
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
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的，
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
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
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
个特点，再过几十年，大家
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
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
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
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
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
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
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
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
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
人生境界……

自 1997 年至今，我先
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
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
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
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塑像展现出杨先生
那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
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
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
而深情、仁厚的双眼……塑像或立于图
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
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
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
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
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
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
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
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
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
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
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
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
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
中，表现为“性灵”，正如杨振宁先生所喜
欢的高适（704~765）的诗句所云，“性灵
出万象”。它包含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
之道，也包含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
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
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
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
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
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
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
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
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
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
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时时流露。在他的
塑像落成于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
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
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
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
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
进行着。我为自己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
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
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
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
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分量。
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
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
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 2001
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
味深长地对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
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
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
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
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
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
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
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
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 年
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
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 年为熊秉明先
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
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
到他一生的成就时，他说，“我一生中最
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
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
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
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
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
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言。所感动者，
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

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
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
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
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
的笑！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长）


